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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遇冷

麻志忠的零工生活———

三三天天没没接接到到活活
舍舍不不得得买买菜菜吃吃

“网吧一晚才10块钱”

算起来，麻志忠已经在全福
立交桥附近的网吧里呆了三个
晚上。

“昨天接了个晚上的活，在
世茂王府城工地上帮着挖沟。从
下午6点干到晚上10点，房东到
了晚上9点半就锁门不让进了，
只能去网吧通宵。”来自德州平

原县的麻志忠在济南魏家庄租
的房，每月180元，10平米的房间
里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

“干了一天活就不打算找个
宾馆休息一晚？”

“宾馆多贵啊，网吧里有空
调，又不冷，一晚上才10块钱。”
麻志忠笑着说。

13日晚10点，完工的麻志忠
坐车赶回全福立交桥下。即使再
远的活，只要能搭上末班车，他

都会回到全福立交桥下，似乎这
个地方才是他最熟悉的。

“我们常去的那家网吧，专
门开辟出来一个小隔间给我们
零工通宵。人家知道我们都是图
便宜在这睡觉休息，所以就弄了
一个十五台电脑的隔间，里边全
是等活的零工。”为了多挣点钱，
麻志忠总是抓住机会白天干了
晚上干。光2014年12月份，他就
在网吧里住了十晚。

“我去！我去！老板！”

走了大约10分钟，麻志忠和
三名工友到了熙熙攘攘的全福
立交桥零工市场。在得到人群中
没有招工的信息后，麻志忠才放
心地去吃早餐。

时刻挂念着“来活”的麻志
忠，吃饭时也不忘看着过往的车
辆，恐怕错过“下去”（在市区找

到工作的行话）的机会。填饱肚
子，与脸熟的老伙计打个招呼，
麻志忠也加入了拥挤的人群。

“招推土的，12块钱一方土，
20米的上坡，要十来个人。”听到
这儿，麻志忠赶紧冲上去。“我
去！我去！老板！”

无奈，抢在前头的他却没能
“被带走”。

就在一筹莫展时，麻志忠的电
话响了。“以前一个做木匠的朋友，

“到点儿了，快走快走。”14日凌晨5点，刚刚睡熟的麻志忠被工
友和网吧工作人员叫醒。睡眼惺忪的他简单收拾，来不及洗把脸，就
往零工市场上赶。

如麻志忠一样，每日上千名农民工聚集在济南全福立交桥下的
零工市场上，白日夜间，风里雨里，为了生活，亦为了生存。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14日，麻师傅找到一个拆旧床垫的活儿，一天80元。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介绍我们去汽车东站对面的环
联假日酒店干点搬料、搬床的
活，一天给80块钱，一共要四个
人。”

6点半，麻志忠坐上公交车，
开始了他忙碌又知足的一天。

犒劳自己时喝一碗羊汤

半个小时车程，尽管公交车
上只有零星几个人，但麻志忠始
终没坐下。“身上干活干得太脏
了，有座我也不坐，给人家弄脏

了，不好。”
到了施工现场，打电话来的

木匠讲了讲怎么干。“楼下有一
车两厘米厚的面板和油漆，搬到
五楼就行了。上午就干这个活，
下午再说。”

麻志忠领到的是和工友搬
料的活，整整干了一个上午，上
下电梯几十趟。直到中午12点，
老板招呼着大家可以去吃午饭
了，他才放下最后一趟料。

连着忙了三天，为了犒劳自
己，麻志忠“奢侈”地喝了一碗羊

汤，吃了三个烧饼。“我一没学
历，二没技术，一起来的木匠这
一天能领180块钱，人家懂行，我
就只能用自己的力气干点活。”

搬了一上午的料，麻志忠下
午的活相对轻松，帮着撕旧床的
布边。

“上个月14日，兜里边只剩
下10块钱的现金，接下来的三天
没等来一个活，没去取钱更不好
意思给人家借钱，就这样啃了三
天馒头，没舍得买菜吃。”麻志忠
一边撕一边讲他打零工的遭遇。

今年不光没存钱还取钱

与别人不同，麻志忠患有银
屑病，找工作更难。“饭店都不要
我，以前在烧烤摊上干过，后来
病得严重了，人家也不要了。”

拿着用布包起来的刀片干
活，麻志忠一不小心划破了手，
血染红了包刀片的布。“没事，这
在干活的时候是家常便饭。”来
不及止血，麻志忠继续干起来。

“去年干的时候，一个月能

存下两千来块钱。今年不光没存
钱，还从里边取钱。每天桥下等
工的人‘下去’的最多五分之
一。”上个月只挣了不到一千块
钱的麻志忠很无奈，过年都不打
算回家了。

下午5点，拿到80元工钱的麻
志忠回到全福立交桥下，期待能再
接个“夜活”，然而没能遂愿。

傍晚7点回到租住的房子，
换下三天没脱的衣服，洗了洗三
天没洗的脸，麻志忠又陷入明天
干什么的忧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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